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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有想到，我这个远
离农村、远离田野，一直蜗居
在水泥森林里的人，有一天，
水灵灵的丝瓜会牵着藤蔓，
悄悄爬上三楼，来敲我的窗！

多少年来，“鸡犬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们，彼
此心上戒备的“防弹衣”竟然
轻易地被几个丝瓜给“解除
了武装”，被捂暖了心，成了
和睦的友邻。

我从小在城市长大，虽
然不到 3 岁就滚瓜烂熟地背

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但是直到参加工作之前，从未到过农村，所
以五谷不分。不知道丝瓜是挽着瓜藤，爬上架子，荡
着秋千，吊着长大的。

我现在住的宿舍楼，楼与楼之间空间不大，绿
地不多。只有一楼住户的前后窗户根下，各有五六
平米的“自留地”可以种点花草，放点杂物。我经常
仰望高楼缝隙中被房顶切割的有限天空，感觉胸闷
气短。

8 月中旬，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忽然一声豁亮
的女人吆喝声，引得家家开窗探望：

“喂——楼上的邻居们，快瞅一眼你们的窗台
吧，看看丝瓜是不是来敲你家的窗了？哈哈，丝瓜虽
然是我种的，可它攀进了你家的窗台，就是给你送
瓜来了！你们可要紧盯着点，别让它长老啦。不必客
气啊，趁嫩摘了吃吧……”原来，这位女士是住在一
楼的张老师的老伴。

她的话音刚落，我转身就跑到厨房外的前阳台
去看了一眼，接着又跑到卧室的后阳台去看了个清
楚，然后便惊喜地“哇噻”了一声。我怎么没发现呢？
怎么一不小心丝瓜们就“前后合围”地疯长进我的
家啦！

从纱窗往外望去，只见一群绿色蝴蝶，迎风忽
闪着绿盈盈的翅膀，高举着金灿灿的花朵，伸出柔
情万千的藤蔓，唱着“扑簌簌”的欢歌，在蜂飞蝶舞
中，越过一楼、二楼的层层防盗网，直向我的窗台扑
来，它们充满生机，一股锐气鼓动得枝叶舒展蓬蓬
勃勃，鼓动得花朵绽开轰轰烈烈！

一场雷暴雨过后，丝瓜们长势更加欢实，有两
根头上顶着一朵小黄花的丝瓜娃娃，攀上纱窗不偏
不歪，正好骄傲地吊挂在我卧室的玻璃窗外。微风
中它还时不时晃动幼嫩的身躯，“笃、笃”的轻敲我
的窗子。我真是惊喜万分。因为平生从未有机会，能
够零距离、朝朝暮暮、分分秒秒地观察丝瓜娃娃的
成长过程，充溢着诗意和幸福的过程啊。

白天，被艳阳穿透的瓜叶，滴翠流芳，美得无法
形容。我想起苏东坡描写村景的《浣溪沙》中的诗
句：“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好一个

“光似泼”、“气如薰”！这正是我想说又说不出的词。
我发现藏在瓜叶下的丝瓜娃娃，身上那细细的绒毛
上，露光盈盈。她们吮吸着甜蜜的养分，在悄悄地鼓
涨、悄悄地长大。夜深了，临睡前，我也要撩开窗帘
用手电筒去照照它们。恨不得用尺子去量量它们一
天到底能长多少。才不出 5天光景，丝瓜娃娃就像
变魔术一样，一蹦一蹿就变成一尺多长、有小酒盅
粗、鲜活翠绿的大丝瓜了。

“哎，别再把它们当画看了，人家不是让咱们趁
嫩摘下吃了吗？”先生没等我回话就“哗！”的推开纱
窗，往左右墙上、窗台一搜索，就摘进来4个胖乎乎
的大丝瓜。

“心疼死我了！这么可爱的宝贝，你怎么忍心就
给吃了！哎，无功不受禄，我给楼下送回去吧？”

“瞧你这素质！就不怕伤了人家的诚心？”先生
不容分说抱着丝瓜就进了厨房，而且三下五除二给
丝瓜们来了个“全裸”。“喂！你快来掌勺吧。我建议
用两个做氽丸子蛋花汤，用两个炒虾仁。怎么样？”

别提这顿中饭吃得有多美了，功劳在那柔滑鲜
嫩的丝瓜们。其实过去我很少吃丝瓜，嫌它有一点
土腥味儿。可这些我盯着长大、敲窗进来的丝瓜们
味道就大不一样了。

几十年来我搬过无数次家，虽然住房条件不断

在改善，可是邻居关系却总是保持着“不串门、不惹
事、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的“绅士范儿”和“戒备状
态”。

搬进马神庙的这个大院里，快有 5 年了。说实
话，我从没跟邻居们打过交道，就连一楼种丝瓜的
那位大姐姓什么都没打听过。这回吃了人家的丝瓜
还没什么表示，心里总觉得不对劲儿。过了些日子，
我让先生从网上下载了十几部新老电影，刻好了一
张光盘，瞅了空儿，便硬着头皮敲开了张老师的家
门。嚯！这里早已聚集了四五位姐妹，都是天天抬头
不见低头见的各楼层的邻居。巧了，都是吃了主人
种的丝瓜，唇上留着香、心上汪着绿，前来道谢的。

原来女主人也姓张，是一位退了休的小学教
师。退休前在天津工作，去年才来京定居。今年她不
但在自家房前屋后的小栅栏里种了丝瓜，还走家串
户帮助、发动了这个院里几个单元住一楼的人，都
种了丝瓜。

“嗨！这几天丝瓜都长疯啦。自打它们敲开楼上
各位的窗户以后，我的门也天天有人来敲啦，我再
也不寂寞啦。”张大姐脸上每一丝皱纹都飞扬着喜
气。

“张大姐，我建议由您来牵头，在咱们大院成立
一个‘丝瓜协会’，协助居委会组织一些丰富多彩的
自娱活动，让咱们活好每一分钟……”我掏心窝子
地说。

“太好啦！我做梦都梦见丝瓜让我去广交朋友
呢……”张大姐那张很有人缘的朴实笑脸，真像是
一朵盛开的丝瓜花。

后来张大姐真的在这个院里鼓捣出了一个有
30 多位住户和离退休职工参加的“丝瓜协会”。大
家经常在一起聊天，除了研究怎么让一楼的丝瓜爬
得更有序、更旺以外，还研究了当下很时兴的阳台

“迷你”菜园。后来，我和先生还跟着这群“丝瓜会
友”结伴去俄罗斯旅行了8天……

去年 4 月初，喜鹊刚闹完林，湿漉漉的春泥冒
出了暖烘烘的地气。张大姐就兴高采烈地吆喝着

“丝瓜协会”的成员们，在同一天，在小栅栏里种下
了革新的丝瓜良种，还用铁丝拉起了有模有样的瓜
架。于是，我每天上班下班都要扒着栅栏往里扔下
一分牵挂，同时带走一分期盼。

正当丝瓜秧苗再次描绿叠翠的时候，一天，急
救车的喇叭在我楼下响起，是张大姐在家做卫生时
摔伤了颅骨，不省人事，被送往医院做了开颅手术。
邻居们焦急地奔走相告，“瓜协”成员串连起要一块
去探视、护理她，但被她的家人婉言谢绝了。因为她
还一直处在昏迷状态。无奈，大家只好天天在家为
她祈褔。

一晃3个多月了，张大姐种下的丝瓜早已一茬
一茬地开花结果，不久又像“群蝶乱飞”，“呼呼啦
啦”地直奔三楼，向我的纱窗扑来。可是我全没了去
年的好心情，因为种瓜人张大姐正躺在医院里。

骤响的电话铃传来喜讯：张大姐在协和医院成
功地做了颅骨“封顶”手术，术后情况良好，已逐渐
恢复记忆，医院终于允许亲友去探视了。

我高兴得像孩子似的蹦了起来，赶紧约了几个
邻居，风风火火直奔医院。活了 40多岁，我曾无数
次进医院去探视过亲戚、同事、朋友，可是去探视邻
居，这还是头一次。

两次大手术把张大姐折腾得瘦了一圈，护士说
要想让她的记忆完全恢复还需耐心等待。

张大姐刚看见我们这些探视者时，表情生疏而
淡漠。我们每个人向她亮出一份礼物也未见她有什
么高兴。但是当她看到我从塑料袋里拿出两个刚摘
下来的清香扑鼻、露水未干的大丝瓜时，眼睛突然
一亮，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她用虚弱的双手接过丝瓜贴在脸颊上，又用鼻
子嗅了嗅，然后泪光盈盈地轻声问大家：“丝瓜又敲
窗了？”

“张大姐，丝瓜又敲窗啦，您种的丝瓜又敲我们
的窗啦。”听到她的话，我的泪水从心底往外涌
流……

其实，世界上有些大得吓人的硬道理，人们只
要用了心，从舌尖轻轻吐出几个字，从指尖轻轻传
递一丝风，就能鲜活而艺术地诠释它了。

在往年我们熟悉的乡间里，几乎每个村
庄都有擅长顺嘴溜、顺嘴唱的口头文学作
者。他们的作品创作在口头上，发表在口头
上，流传在口头上。民间一些歌谣，有许多就
是这种人物创作的，或以相同的方法，你一
句我一句溜出来的，当流传开来，便成了没
有具体作者的民间歌谣。自从赵树理写了一
本《李有才板话》，人们又叫这种人物为李有
才式的人物。“板话”，有板有眼之话也，是口
头话，但有了“板”“眼”。是什么“板”“眼”？研
究透了，可以大体知道什么是歌谣的特点。

每想到这种人物，我都为他们风趣、诙
谐的性格特点而 发出会心的微笑。

我的故乡，邻村郭家庄有个郭宗廷，石
门亭有个胡家清，本村有个邱西文都是李有
才式的人物。胡家清我没见过，他的歌谣，当
时在县里工作的刘衷远曾在报纸上介绍过。
郭宗廷，我常见；邱西文，是邻居，曾有多年
的直接接触。他们都比我大二十来岁。

郭宗廷家很穷，扛过活，做过小买卖。那
小买卖就是卖豆腐，他挑着豆腐挑，卖到哪，
唱到哪。有一年我回家，他正在村头卖豆腐。
我们一搭话，他就是全带“板”“眼”的词：“我
这个人，啥不行，起名就叫郭宗廷！”他是这
样谦虚地介绍自己。他接着说：“编快板儿，
唱快板儿，是我自己不要脸儿！”这里是说他
喜欢这种样式，创作说唱，是他自己不怕献
丑。他又接着说：“没学习，没锻炼，我自己觉
得怪难看!”再次表示他的谦虚。

农村旧集市上有说莲花落的，即兴说
唱：“你那里称，我这里算，二十四两是斤
半”；“掌柜的给钱扔得高，好像张飞战马
超”；“掌柜的给钱扔得矮，好像八仙来过
海”……还有年除夕送“财神”的，“财神财神
进门来，又添人口又添财”；“财神财神落了
座，家有银钱两大座”……郭宗廷的“板话”，
有这种味儿，但更多时候是歌谣。

这次他同我说话，没有一句不带韵。“今

天赶集不算孬，买了二斤红辣椒！”他是赶集
回来由此路过。他看天色不早，接着唱道：

“日落西山黑了天，郭宗廷腿里发了酸。别看
累得淌大汗，如今我还没吃饭。没吃饭，喘粗
气，因为上级是包干制。两天挣了三千元，
不能喝酒解解馋！”他讲到有一次与邱西文
一起出夫，邱西文担任炊事员，把饭做糊了。

“顶上生，当中烂，底下是那糊焦炭。队长不
喜吃，班长瞪眼看，只因俺五嫂，头回做饭没

经验。”他说的“五嫂”，就是邱西文，邱西文
排行老五，外号也叫邱老五。老伴已死，身边
只有一个小女儿，家中全部活儿他一人承
担，当了男的，又当女的，性格也有老嫂味
道，所以郭宗廷亲昵地称他“五嫂”。“五嫂”
头回做大锅饭，没经验，做坏了。

此时，人们越围越多。有人招呼道：“来
了？宗廷！”郭宗廷连忙答道：“来了来了又来
了，还是当年那一套，身穿破棉袄，头戴破毡
帽，腰里别着个莲花落！”

有一个老年人隋化盛走过来。郭宗廷唱
道：“我这个人，不中用，迎头碰上隋化盛！”
隋化盛被他的诙谐风趣逗笑了。他又接着唱
道：“隋化盛，你甭喜，喜来喜去还是你！”

郭宗廷有个多年以讨饭为生的老妈妈，
他二弟在山西，他和老伴有两个孩子，生活
不管在解放前、解放后，都一直很紧巴。谈到
国民党反动派来进攻时，他唱道：“那年过了
个困难年，只因遭了还乡团，还乡团，是虎
狼，进庄他就只管抢！”解放后，安宁了，但也
仍有困难。他也能实话实说：“咱这里说了无

其数，耽不了明日早晨卖豆腐！”“咱这里说
了一大掐，耽不了回家扒豆渣。”

卖豆腐是仅仅能糊口的营生。人们买豆
腐，有时可以用豆子换，关于这种交换法，郭
宗廷介绍道：“粮也换，草也换，就是不换沙
石蛋！”为了把事情说得更分明，他还讲了有
过一次换沙石蛋的事情：“那年换了块沙石
蛋，挑着沉，走得慢，压得淌了一头汗。到了
家，爹也嫌，娘也怨，气得老婆不办饭！”他爹

早已不在，这一段的整个内容显然是虚构，
是为了说明不换沙石蛋的道理，听来有趣，
不是抽象的讲道理，是形象的讲故事，讲得
夸张，这样效果就有了。这就是艺术的感染
力与说服力，是艺术的手法，歌谣的手法。

郭宗廷讲完豆腐生意经，叹道：“三山六
水一分田，什么也不如种菜园！”他觉得比较
起来，种菜园更有利钱。

说着说着，天色更晚，他边卖边唱：“忙
走路，快动秤，我这个豆腐卖不净！”“别看日
头不大高，我那豆腐还一大包！”边唱边走，
出村登上了回家的道。

邱西文家中生活也很穷，而且也卖过豆
腐。人问：“你卖豆腐是什么利钱？”他答道：

“渣顶柴火皮顶油，还挣赚个热炕头！”豆渣
与烧柴相抵销，豆皮与油相抵销，净赚的，惟
有个热炕头，也好嘛！1944 年春，附近的日
本鬼子据点拔除后，第一次赶苗家曲集，他
唱道：“辛集上，没汉奸，赶个苗家曲集尝尝
鲜，买粉笔，置仿圈，成立夜校识字班！”根据
地的夜校、识字班，在这时候开始建立起来，

在此前，鬼子年年“扫荡”，整个山东与华北
都是这样，我们在反“扫荡”中开辟与扩大根
据地，至 1943 年下半年起，才有了条件。解
放战争时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搞点线占
领那段，邱西文刚没了老伴，女儿还小，每晚
转移外村，一副担子，一头行李，一头小女
儿。他边走边唱：“国民党，光打枪，挑着小挑
下官庄，下官庄，住着满富廷家的大厅房，大
厅房、大厅房，四面使那玻璃镶……”“大厅
房”是个很大的屋框子，“玻璃镶”是四面露
天。这里是以风趣的手法描绘荒乱年月生活
的艰苦。解放后生活好了，他娶老伴，在挑选
红高粱秸，准备扎帐子打床笆时，人问：“娶
个什么样的老伴啊？”他边忙边唱：“红秫秸，
打床笆，不是娘俩是娘仨！”

后来，约有二十几年，我没再见这两位
老朋友。我有一次回家，人们谈起他俩，说他
俩还像当年那样，见事就说顺嘴溜。邱西文
曾有歌谣讽刺“文革”中那“左”的一套；郭宗
廷有这样两段：“沙子坑，没财发，破铜破铁
破锅碴！”“青石蛋，烂石渣，小孩和小孩他
妈！”我不明白“沙子坑”“青石蛋”指什么，大
概是那些“大搞”“大干”、穷得叮当响之类的
事情。除了“小孩和小孩他妈”，还有什么？

歌谣，歌谣，生活之谣，只要有生活，就
有生活之谣。有人提起民歌，往往想到它是
一种旧东西。它有旧，也有新，新的能流传就
不旧，旧的至今流传也仍新。关键它是歌谣。
只要按照它的特点创作的，就有流传的可
能，不管在文化不普及的过去，还是在文
化普及的今天。我们明确了眼前生活中流
传的这种东西原来就是歌谣，如“三个公
章，不如一个老乡”，如什么干部“坐的两
头平”，什么干部“坐的帆布篷”，什么干
部 “ 坐 的 130”， 什 么 干 部 “ 坐 的 放 屁
虫”……倘若注意一下，恐也会发现不少
李有才式的人物。生活中若没有这类人
物，可是太枯燥了。

故乡的“李有才”
□苗得雨

忽然强烈地想去看一看草原，于是，选择
了另一条从北京回家的路线——穿越锡林郭
勒草原。我的家乡，在锡林郭勒草原的那边。

这是一条只能慢慢行走的路，因为是土
路，那种浑然天成，没有丝毫人工修筑痕迹，
完全顺其自然地向前延伸的道路。那种只有
在旷远辽阔的大草原上才会有的道路。在这
样的道路上，走着走着，你会忽然间产生疑
惑，怎么知道自己行走的是正确方向？四野茫
茫，四野的景色几乎没有分别，朝哪儿望过
去，都是天地的尽头。

愈往深处，草原的苍凉和壮阔愈是动人
魂魄。天蒙蒙亮时开始进入，到近中午，已经
完全置身在草原的怀抱。蓝天白云之下，灿烂
阳光之中，草原分明是一幅巨大的油画。这是谁的气魄？如此雄浑
超迈，放犷不羁？粗豪荡笔，率性挥洒，每一方起伏有致的土地，每
一道突兀而横的山脊都是不经意的，寻不见一点点心机和造作，深
沉宽厚的大色块庄严地在这里那里铺着，涂染出一副直面天地的
英雄本色。高天厚土，浩浩荡荡，王者之风依稀，长风如歌，在时空
中慷慨拂过。

很是幸运，我的邻座是一位居住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牧民老
人，不停地为我热情解说着他深切眷爱的家乡草原。当有山远远近
近地从车窗外缓缓掠过，他就会指着，一一告诉我它们的名字，和
那些名字在汉语中的意思，说在哪一座山上可以看到当年伟大的
成吉思汗率领的部队所堆垒的敖包，哪一座山上可以打到山鸡与
野兔，而在哪一座山上可以摘到青杏，采到黄花儿和蘑菇。他说山
上的蘑菇跟草原上的不一样，草原上的蘑菇喜欢扎堆，扎成堆的蘑
菇叫做蘑菇圈，要是你在哪儿远远地看见有一圈青草长得特别茂
盛，那就必定是遇到了蘑菇圈。蘑菇圈有些像彩虹，一般总是雨后
才会出现。在雨后，青青的草地上忽然长出了蘑菇，情形就像童话
里所说的那样，就像奇迹出现的时候那样，眨眼间，一个一个小圆
点儿就变成了一把一把小雨伞，喜气洋洋的小雨伞们一个紧挨着
一个，密密的，雪白雪白的，织成一个很好看的大圈，那圈扁扁漫
漫，像是一大簇会涌动的海浪，又像是一大片会飘逸的云朵落在了
草地上。你朝着它们奔跑过去，在它们旁边蹲下身来，一口气就会
捡满一大筐。

听着这样的话，怎能不痴了过去，离开自己？
凝神注视着远山，忽觉得它张开了沉默千年的口，轻轻阐释着

启示，心中倏地生出顿悟：大自然中每一座山，每一片水，乃至每一
朵小花儿，每一茎青草，都寄含着特殊的寓意，这份不与人言的
奥秘一直在切切地等待着相知，或者千年或者万年。这期间多少
无缘的生灵在它身边经过了，总没有感应。直到有那么一天，在一
个注定的日子里，仍是素常一样的静寂苍茫中，一颗远远而来的、
焦渴寻觅的心，在与它偶然的对视中，刹那间天地一声轰鸣，跟随
了不知几世的那份不遇的悽惶骤然消却，喜慰如莲花在生命间盈
盈盛开。

你在这里啊！你在这里啊！我不舍地觅求了几生几世了，原来
你在这里啊！

那么，你是一直在等待我吗？旷古空寂的草原上的山？
万水千山，生生世世，终于找到了你，可是，我与你却只能是这

样遥遥相看，匆匆而过，连一句话都不能说。
生命的美丽就是因为这一份无奈和凄凉吗？
清澈明亮的一河细水牧歌一样从远处蜿蜒而来，水的两畔浓

涂着格外碧绿茂盛的一大片草地，上面开着金灿灿的野花儿，野花
儿中我能叫出名字的只有马兰花儿，马兰花儿是我最喜欢的，它们
点点幽幽飘缀在黄花儿绿草之间，就像是一些彩色的星星，一直闪
闪地亮过去，亮到地平线的那一边。

老人告诉我说，这水便是那著名的草原之河锡林河的一个分
支，它的另一端连着美丽幽静的阿兰绰尔湖。我张大眼睛拼命看，
想把这殊丽的美景看到心里去，原模原样地带走。我的心忽然触
动，上面起了浓浓的乡愁，那么凄婉亲切，令人不由得泪盈双眸，神
秘而古老的土地啊，我难道曾经是你的女儿，沐浴着你的清风降
临，吮吸着你的乳汁长大？那是前世的事情。只是为了了却心中一
段不可解又不能散的迷愁，才循了指引的手指涉过迢迢长路，这样
的今生重又归来？

我可不就是你的女儿？我的面庞上有你泥土的气质，我的血液
中有你清流的声音，我的心灵里有你草木的特征。我必须这样地走
进你，深深偎依在你的怀抱，才能获得抚慰和安宁。

老人竟也有着一致的认同，当细水之河渐渐飘远，像是写意画
上的景物，一带山峦在远处隐约浮现，他要下车了。他指给我看他
的家乡，说就在浅山的那一边。他邀我去学骑马，挤牛奶，肯定地说
这些我定然是一学即会。还留下了他的姓名，殷殷叮嘱说，无论哪
日回来，翻过山去问，就能找到他。

他说无论哪日回来。
我听得眼泪流落，是的，我会回来，回到这生生世世亲爱的故

乡，穿起飘逸的蒙古袍，骑着雪白的骏马，挥举长长的牧鞭，做一个
与慈祥母亲朝夕团聚的好女儿。

走过草原，走过这片广袤壮阔的土地，所有的灵气和壮美，所
有的善、爱和慈悲，就都交付了我，由我的心来细细吸纳转化。

走过草原，接受它伟大神性的照耀，生命便有了永存的光。

走
过
草
原

□

郭
严
隶

有一天晚上，我去接参加奥数班的女儿回
家，女儿看到路边捡着石子追逐嬉戏的孩童，牵
着我的胳膊若有所思地说：老爸，我多么想回到
幼儿时代！他们无忧无虑，多么快乐！女儿的话
让我好一阵子伤感。说实在的，自从女儿考上重
点中学后，属于她自由支配的时间已经很少了，
我也发现女儿的生活中少了欢笑，少了快乐。中
考、月考、周考，每次的考试排名，每天都要奋战
到夜里12点的无数的作业，应试学习的巨大压
力，已经让她无快乐可言。

前些天碰到一位从部队复转下来的朋友，
大家都议论这小子不知有什么路子，一下子就
分到有钱有权的好单位，他却痛苦地对我说，工
作的压力、复杂的人际关系已经让他彻夜难眠；
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因投资不慎陷入无休止的官
司之中也是进退两难，痛苦不堪；大学毕业多年
的朋友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存的压力让他
已经老气横秋……

快乐，人生有多少快乐可言？
记得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过：“幸福就

是肉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这应该说是人生
的至境。但我们身处这个消费社会，现代工业化
和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已然让我们原
本柔弱的心灵如结了硬茧一样异常坚硬。政治
领域里的尔虞我诈，经济领域里的坑蒙拐骗，文
化领域里的醉生梦死。欲望在牵着人们的鼻子
走，我们早已失去了对幸福的感受能力，物欲的
满足已然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什么时候为
看到早晨的那一缕新鲜的阳光而产生过一丝欣
喜？为欣赏到一曲优美的音乐而陶醉？为看到人
世间的灾难而掉泪？我们连感动的能力都快要
丧失了。曾经有人感叹，人生啊，如果能欣赏一

片绝美的风景，能找到一个生死相依的恋人，能
欣赏一场痛快淋漓的大戏也就够了！这是何等
微不足道的要求啊，但我们却无能力去满足。真
情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人们只是双眼紧盯着
那些只能填充一时空虚心灵的金钱和物质，短
暂的满足后面，又是一轮痛苦的挣扎和索取。人
生正如叔本华所言，欲望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
人生也就摆脱不了痛苦和无奈。

但有时我想，我们能不能时不时地卸下人
生的烦恼，推远人世的纠葛，忙里偷闲地去休闲
一次，去快乐一把？因为，人生真的太短暂了，如
果能抛弃一些不必要的过多的欲望，也许我们
会过得快乐一些。

这让我想起了古希腊哲学认识论的开创
者——赫拉克利特。他本可以继承希腊一个城
邦的王位，他却对此毫无兴趣，因迷恋哲学而把
王位让给了他的兄弟。他的选择一直以来都被
人以“晦涩者”称之，他宣称始物是火，万物由火
生成，又复归于火；“一切皆流，无物常在”；“一
个人从来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两个同样伟大的人物，
他们的人生也许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这
就是叔本华和罗素。

我们说，叔本华是不快乐的，为什么呢？因
为他悟透了一个现实：生命没有终极意义。生命

只是在欲望和满足欲望之后的无聊中荡来荡去
的钟摆，因此，生命的本质是痛苦的。他看透了
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大多是为欲望而挣扎的
一个个孤独的灵魂，他们的人生大多具有悲凉
的意味。

而罗素却是快乐的。他明白无误地告诉我
们，每一个生命都不过是“原子的偶然结合”，生
命就是这样一个稍纵即逝的现实，因此，我们没
有必要去过分地计较生命中的得与失，没有必
要过分地去关注生命的目的，而应该享受生命
的过程才对。

我们说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成功就在
于人的发现，我们为此欢呼。但追问人的生存意
义，却让我们倍感迷茫。而罗素却清清楚楚地知
道生命只是一个过程，享受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他关注的是现实生命本身。因此，他不失落，在
他面前，快乐俯拾皆是。罗素认为，生命的结局
虽然是荒谬的，但生命的过程可以是美好的。荒
谬的结局并不影响生命过程的质量，如果你能
够正视生命的结局的话。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
应该是自由的，每个人在经过这个世界的同时，
都有权去认知世界，感受世界，创造世界，你自
己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由你自己来构建
的。

是躺在绝望的阴影中，看着倒计时的日历
终日地感受不快乐呢？还是正视人生，享受人
生，创造人生？我想，我们要学会去做出选择。当
然这样的选择是心智启悟的结果，强求不得。

不要放过从身旁走过的一丝一毫的快乐。
如果仅仅把得到看做是快乐的话，人生注定是
痛苦和不快乐的，因为一切身外之物，都是生不
带来，死不带去，没有必要去过多地计较。

声 音

半夜 我听到滴雨的声音
它复杂 规律 多声部
像是一次没有听众的彩排

窗户被风打开
我的耳鸣被雨的精灵覆盖
这真是一个好时候啊
我在疲顿与失眠中
睡过去
又醒过来

听雨曾经是我的习惯
在安静的午夜
我辗转反侧
终于有一天
我寻找到我的疼痛或者疤痕
而人生继续行走
就像此刻的雨没有尽头

我听到滴雨的声音
它纯粹 果断 无极限
就像一泓可以疗伤的天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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